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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在江湖上的辈分一直很高。先人称豆
为“菽”或“尗”（菽、尗，音 shu），像称呼父辈当中
排行靠后的一个兄弟。今人更是习惯尊“豆”为
大，世称“大豆”，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黄豆、黑豆、
青豆，全称应是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从
商周至秦汉，豆已位列主要粮食作物，广泛种植
于黄河流域一带。1959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晋
南侯马春秋晚期古城遗址时，发现了窖存的黄
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豆子实物。掐
指一算，豆在江湖中做大哥已经好多年。

豆，藨葅醢也。最初的“豆”只命名一种礼
器，名门正派，出身高贵，如，“木豆谓豆，竹豆谓
笾，瓦豆谓登”，与粮食无关。汉以后才开始称

“菽”为“豆”，像唤一个人的乳名，听起来亲切而
亲近，且大小各异长幼有别，小豆名为荅，大豆
仍名菽。古人细致到连豆类的茎叶也各有所
称，如“豆角叫荚，豆叶叫藿，豆茎叫萁”。这般
敬物入微的体贴，时常令我无地自容，只好老老
实实再诵读一遍曹子建的那首《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大豆喜水，吾乡旱塬，我家少有种豆的经
历。除了绿豆、红小豆外，我妈夏季喜欢点几窝
以食豆荚为主的菜豆，名曰“白不老”，白白胖
胖，肥头大耳，饭前摘几荚，开水锅焯熟或蒸锅
熘烂，切指头大的丁加醋蒜青椒凉拌，尤宜夏季
食用。初中开设《植物学》，我对大豆一节情有
所钟，常常拔起整株豆秧观看根部结出的成串
根瘤菌，据说每个圆形“疙瘩”就是一座小型化
肥厂，专事生产氮肥，相当于硝铵、尿素和日本
产的“二铵”。豆类有此本事，难怪长得壮实，民
间有谚：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战国七
雄之一——韩国，由晋分出，定都中原，《战国
策·韩策》中记载的韩国人，喜好食豆，“韩地险
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
饭藿羹”，以善用兵器强弩而称雄七国，所谓“天
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我猜度，韩国人长于
他国的气力，多半来自食豆，饭豆饭水，胜过食
肉。当今科研已有定论，豆类营养的确绝佳，长
期食用于健康有益，越早进食大豆，健康益处
越大。

我妈偏爱豆子。在她眼里，红豆、白豆、
绿 豆 、 黄 豆 、 豇 豆 、 扁 豆 （老 家 称 “ 铡
豆 ”）、 花 生 豆 ， 豆 如 珍 馐 ， 粒 粒 如 珠 。 其
中，绿豆、红小豆是她的最爱，一年四季都惦
记着这两种豆子，常常赖此把稀饭熬成她喜欢
的颜色，绿豆青糯如稠浆，红豆赤色如霞霭。
只是我小时候并不爱吃豆，尤其排斥黏稠的豆

米其子饭。于我来说，要么纯豆，要么无豆，不
能混搭，混成豆子饭杂面饭，分不出豆子的功
劳，又莫辨其他食材的好处。我二大爷也不爱
吃豆子，听说他小时候家里断粮，天天只能吃
黑豆，吃着吃着就吃伤了。后来，实在吃不下
去，悄悄把一碗黑豆泼在马圈里的黑马尻子
上，被大人发现胖揍了一顿，从此断不吃豆，
算是彻底戒了。我们这一代人没尝过挨饿滋
味，也不理解为什么二大爷会把一碗黑豆泼在
马屁股上。上小学后，从别人那儿得到一个吃
黑豆的妙法，回来兴冲冲地告诉二大爷，黑豆
苗炒肉丝比过油肉好吃十倍，他当年那碗泼在
马尻子上的黑豆能长几斤豆苗哩，糟蹋了，可
惜了。二大爷气得拿烟锅子要敲我脑壳。再后
来，读史始知，那时我说给二大爷的“黑豆苗
炒肉”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如出一辙。

晋南人食豆讲究，人们与豆斗智斗勇多
年，明白了记住不同豆类的优长，才是对它们
一种由衷的尊重。如，黄豆作为最普遍的豆
类，二月二可以炒成料豆与面米其子，变成孩子
们的零食，可以磨制卤水豆腐，水好的地方多
出好豆腐，如新绛县泉掌村豆腐历史悠久、闻
名遐迩。有一年流行的“人造肉”也借黄豆的
光，像寺中全素宴中，唱主角的蛋白质主料全
赖黄豆撑场子，现在我妈多用豆浆机把黄豆打
成豆浆喝，姥姥生前也最爱维维豆奶。红小豆
腰间添了个“小”字，从此不再害相思，只负
责补钙补肾催乳利尿，豆沙如绛、赤心润泽，
又红又专、豆到心到。黑豆形如肾脏，是饲养
壮牛壮马常撒的“硬”料，可惜这厮伤了我二
大爷的心，成了我们家的一块心病。豌豆在老
家晋西南最成功的蜕变，不是变成豌豆公主嫁
给某个帅气王子，而是成为一块黄澄澄的嵌了
柿饼的澄沙糕，一盘清亮亮的浇了辣子油的豌
豆凉粉，二者皆为我至今惦念的世间美味……

还有一种豆，不必等到成熟便是人间美
味，江湖人称毛豆，属正值青涩的少年大豆，
须毛未褪，乳臭未干，带荚煮食，常与煮花生
一起成为夏季烧烤摊的主角，一把扦子一把
蒜，一捆啤酒带毛豆。最通人性的还要数绿
豆，作为营养最接近谷物的一种豆类，绿豆可
当粮当饭当主食，我妈说“光颗”绿豆只配下
锅，自家产“毛颗”绿豆才可以长出优质的豆
芽。在农家，绿豆又是养生祛火的食疗之物，
可堪大任，百毒不侵，能够解毒解热解酒解心
焦，在我妈眼里，绿豆可以“解”一切，包括
解困。有一年上学需要交钱，家里立时拿不出
来，我爸我妈急得去踩晒在太阳底下的绿豆角
拿去换钱。那年夏天的一沓纸币，我紧捏在手

里怕丟了，一路上竟攥出来了汗，沉甸甸得像
提着一袋绿豆。至今，仍然感恩于绿豆的恩
泽，感恩太阳底下踩得豆角啪啪迸裂的那两个
功高劳苦的人。

江湖上，豆类的骨头算是相当硬的，硬到
有种有骨气的人还一再借了豆的名号，自称

“铁蚕豆”“铜豌豆”。不然，河东剧作家关汉
卿，为何要做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
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呢？此公，
巨笔写尽 《窦娥冤》，呼来人间“六月雪”，他
可真是正宗运城人，铁骨铮铮的一粒运城产的
铜豌豆呢。不然，世间那么多的粮食颗粒，只
有豆子被道家法术用来借兵，撒豆成兵，力敌
万夫，许是因为它们天生的壮硕与勇猛、硬撅
撅与响当当吧。我幼时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
一种对豆子的膜拜，能超出“撒豆成兵”了，
与之相随的是，呼风唤雨、移山倒海，挥剑成
河、点石成金……于是，走夜路时，我口袋里
也装一把豆，不吃，预备着紧要关头撒出去。
一粒粒圆滚滚的豆子，如健夫劲卒，适合跋
涉、冲锋、一往无前、绝不后退。一粒粒颜色
各异的豆子，还曾做了不徇私情的道具，早期
的民主选举，一人一豆，人前一碗，选谁便把
豆放进谁的碗里。豆子耿直，只认死理，不会
骗人，不会取悦于人……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关于豆子的传说。有
嚼着豆子指挥打仗的，有摸出豆子当暗器的，
还有靠捡食马粪中未消化的豆粒挽救回几条人
命的……讲一个身边人的故事。高中时运城康
杰中学有位语文老师名叫罗立力，是罗云鹏烈
士之女，仅 8 个月大时随大人入狱，有大西北
的“小萝卜头”之称，曾与西部歌王王洛宾同
囚于兰州沙沟监狱。一日，6 岁的罗立力在监
牢里拣到一颗蚕豆，困在高墙之内与世隔绝的
她，视之为人间最好吃之物，歌王感慨世道不
公，遂以片纸为小立力作 《大豆谣》 歌，祝福
她“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出狱以后，数年之间，歌王王洛宾一直记
着那个小姑娘，多次看望当年的狱友“小萝卜
头”，每次还不忘带去一袋大豆给她。1994 年 3
月，81 岁高龄的王洛宾最后一次到运城看望罗
立力，并带去他们之间不变的信物——大豆。
作为幸存者，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一起流泪，
一起唱歌，一起吃大豆。

两年之后，1996 年 3 月，一代传奇歌王王
洛宾辞世。

《大豆谣》 创作 74 年之后，儿童剧 《大豆
谣》 于 2020 年 12 月在兰州首演，耄耋之年的
罗立力老师应邀到场，噙泪看完整场演出。

豆 子 江 湖豆 子 江 湖

玉米是洋物种。
在晋西南，它们被视作披散着金发的洋女

人。
这是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的。没有人会

认为亭亭玉立的玉米应该是男的，男的是她另
一个身材高大红脸膛的亲戚——高粱。它们俩
的亲缘关系体现在名字上，晋西南人称高粱为
禾兆 黍（tao shu），称玉米为玉禾兆 黍 ，辈分一样，
性别不同，而且，“玉米”的“玉”字与“玉石”的

“玉”，发音也完全不同，上声，万荣河津一带呼
唤亲闺女时才发出这样婉转的音调。毕飞宇写

《玉米》，不用看，主要人物一定是女的，要写男
的，应该叫高粱。

晋西南人对玉米始终心怀感激，它与另一
个外来的“和尚”——红薯，救饥解困，救人无
数，曾让人们免受苦厄，免遭饥饿，免于背井离
乡。别的地方，可以如称红薯为番薯、地瓜一样
给了玉米那么多粗笨的代号，如苞谷、苞米、番
麦……晋西南人则将其视为己出，永远将玉米
位列玉女之列，甚至连北方人那个叫烂了的诨
名——棒子，晋西南人也不用的，他们称为穗子
——玉禾兆 黍 穗儿。我若回家，赶上时候，大嫂总
要煮一锅肥嫩的玉禾兆 黍 穗儿招呼着吃。在我眼
里，那些飘着金发的“玉禾兆 黍 穗儿”，像晋西南满
天满地的麦穗儿、谷穗儿、黍子穗儿、禾兆 黍 穗儿
一样，同样是发自内心的尊称。对于玉米来说，
既委以大任，又倍极尊荣。玉米，这个梳金黄刘
海须子的洋女子，一俟落到异乡的黄土里便能
整能干能生能育，壮实、生猛、泼辣却也讨人欢
喜。

东方的玉米栽培历史不长，最早见于明正
德《颍州志》（1511 年），至今也不过 500 多年。时
间不长，但晋西南人对玉米委实喜爱，仰慕它的
慷慨、慈悲和包容，不掺杂别的虚假恭维、虚与
委蛇。在他们眼里，玉米有国际主义战士所具
有的全部品质。这种原产于墨西哥、秘鲁的玉
蜀黍、珍珠米，自 16 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就入乡随
俗，放下了皇帝礼物“御麦”的架子，与我们传统
的五谷“稻、麦、稷、黍、菽”同呼吸共命运，合称

“六谷”。在晋西南，玉米与五谷，同心同德，人
畜共爱，位列仙班。

以传统产麦为主的晋西南，玉米只能算是

补充。刚在晋西南扎根之初，玉米就融入了惯
以面食为主的主食行列。巧妇手中，玉米面可
以蒸馍、蒸发糕、蒸窝头，可以下米其子饭、下片
片、下饸饹面，还可以熬糊涂汤、熬糁糁、熬
甜 汤 。 尤 其 是 “ 汤 ”， 这 种 以 玉 米 面 打 底 的
粥，常常衍生出“玉米加一切”，可稀可稠，
可咸可甜，清可照人，稠可插筷，任凭家境和
口味掌管。我小时候，张家巷有康家的老五，
上面四个姐姐，家人心疼这根香火上的独苗，
看电影时他娘把文火煮得酥烂的老玉米粒给他
当成零食吃，别人没这个待遇。我妈以前喜欢
吃金黄的玉米面窝窝，现在还时常想念。刚蒸
出锅的玉米面窝窝，极有弹性，颜色灿黄悦
目，玉米香味浓郁，即便现在也时不时自己做
了吃，名曰吃稀茬，算是给自己打的牙祭。那
种熟玉米才有的黄色和气味，时常让我有眩晕
的感觉，恍若回到食物稀缺而内心丰满的年
代。

世界上以玉米为国名的国家是秘鲁，秘鲁
在印加语系中就是“大玉米”的意思。

世界上以玉米为种族名称的是玛雅人，又
称玉米人，玛雅文明是建立在玉米农业基础之
上的城市文明，玛雅文明也被称为玉米文明。

世界上玉米种植产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产量大到不好意思用公斤称量，而用一种叫蒲
式耳的斛来计算，一蒲式耳单位斛约三十升。
一美国斛玉米相当于晋西南一袋面粉的重量，
大约五十斤，据说一年能生产将近 150 亿蒲式耳
玉米。

世界上真正读懂玉米的可能是中国人，这
一部分中国人中的一部分真正懂玉米的可能是
晋西南人。晋西南的玉米被列入秋粮，与冬麦
互相换茬着种。锄成的秋，种成的麦。玉米的
好坏看锄田，麦子的好坏看种前。晋西南人清
楚秋粮好坏取决于生长期的管理，一柄锄常常
从烈日当午锄至暮色渐起，多锄可以除草保墒，
反正力气有的是，睡一觉又有了。古印第安神
谱中，有多位玉米神，晋西南若有人因玉米封
神，应该封我二大爷，他信奉“旱锄田，涝浇园”，
手里的锄镢锨从没闲着，常用一根捅炉子的铁
杵在地上扎眼为玉米追肥，种出来玉禾兆 黍 穗子
果然了得，比我二奶奶锤布用的棒槌还粗。他

常年种黄白两色玉米，也可以看作是两种肤色
的玉米，黄玉米磨出的是黄面，白玉米面却白得
像玉。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种优越，我们小
学同学马晓认为我们家的白玉米比黄玉米好
吃。他家境优渥，课间喜欢用不太白的麦面馍
换我雪白的玉米面窝窝，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种
族主义”倾向，更愿意当成他天生具备的朴素人
道主义精神。

科学家认为，长期食用玉米有益健康。据
说 功 效 涵 盖“ 延 年 益 寿 ”“ 防 病 抗 癌 ”“ 补 益 身
体”，还列出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主粮是玉米，
世界闻名的长寿地区的人都把玉米作为日常主
要食品。晋西南人对玉米情有独钟，一面忆苦
思甜，一面粗粮细作，玉米至今从未从餐桌走
远。以前的“返还粮”有南方大米和北方玉米，
晋西南人对大米束手无策，对玉米无限深情，只
选玉米，盛过玉米的肠胃里装满了草木的恩典，
连玉米青绿的茎叶都变成了牲畜喜爱的饲料。
我们当年那些孩子，对玉米的喜爱，除了迷恋青
玉米的嫩粒和玉米秆的“甜杆”“甜甜”，其次就
是迷恋爆玉米花的酥脆香甜了。在爆玉米花之
前，把玉米与糖精一起装进有压力表的爆锅肚
膛，咚，一声巨响，带甜味的爆米花就崩满了簸
箕。那真是一片开满“花”的世界，还有震天声
响的仪式感，现在都锁进了时代的记忆。而现
在流行的爆玉米花，再也无须那样大的阵仗和
惊天动地的声响，所使用的专用品种爆裂玉米，
可在常压下加热膨胀，看着街头兜售爆玉米花
的 小 贩 ，在 浅 底 锅 中 轻 搅 ，便 开 出 一 锅“ 玉 米
花”，既觉神奇又失望于失却了一段为童年造势
的声音。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爆米花消费
国，人均年消费爆玉米花 28 公斤，相当于当年
晋西南的人均“返还粮”的标准。实在无法理
解这样多的爆玉米花，怎么会在悄无声息之中
制成，并被人们坐在沙发上悄无声息地消耗
掉，像同样悄无声息默默增长的肚腩，实在并
无恶意，却也并不讨巧。我们需要如爆米花一
样的膨化食品，来塞满自己空出来的时间，其
实也需要它们大声唱和，才感受得到童年的
快乐。现在，它们那样默不作声，是一切都已
无意义了吗。

玉 米 册 页玉 米 册 页

8 月 4 日，是新绛县裴社村老党
员王玉喜同志安葬的日子。退休老
干部王宁忠、杨如松冒着暑热乘车
几十里，从县城家里专程回村，与

“裴社村红色文化挖掘传承调研组”
其他成员以及众多村民一道，为玉
喜老人送行。午祭前，王宁忠在葬
仪上深情回顾了王玉喜老人平凡、
坎坷、尽心尽力为村民服务的一生，
回忆了几十年前他们俩在村里搭班
子一起工作时的情景，讲述了这几
年玉喜老人积极参加村里红色文化
挖掘调研活动的一幕幕场景……王
宁忠感情真挚、言辞恳切，情不自
禁、几度哽咽……

王玉喜老人病逝于 7 月 29 日，
享年 90 岁。一个月前，他刚刚获
颁 了 “ 光 荣 在 党 50 年 ” 纪 念 章 。
实 际 上 ， 他 光 荣 在 党 已 经 63 年
了。他的父亲王双岐，解放前曾任
裴 社 村 农 会 干 部 （记 账 书 记）。
1946 年 6 月上旬，王双岐不幸被阎
匪新绛县二区反动武装抓捕。为保
守农会秘密、保卫农民群众利益，
在敌人酷刑逼供下，他意志坚强、
视死如归，拒不向敌人交出农会账
簿，被敌人杀害，成为革命烈士。
受父亲大公无私、舍己为民革命精
神的影响，王玉喜青少年时代就树
立了为人民群众做事、为社会服务
的志向，先后加入了儿童团、少先
队 、 青 年 团 。 他 1958 年 入 党 后 ，
历任村农副业加工厂厂长、村委会
主任、村支部书记等职务。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期，他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带领村民艰
苦奋斗、苦干实干，栽电杆拉电线装电灯，
打通西康沟引水到村，彻底结束了裴社村村
民 靠 点 煤 油 灯 照 明 和 摇 辘 轳 汲 吊 井 水 的 历
史，大大改善了全村的基本生活条件。这几
年，耄耋之年的王玉喜，老当益壮，不辞辛
苦，又参加了裴社村革命烈士事迹和红色史
实回忆、收集工作，为这项有着深远意义的
工作能够持续顺利展开，并且迭有新收获、
时出新成绩，付出了许多辛劳和汗水。

王玉喜老人虽已长眠，但他的音容笑貌
仍浮现在家人和村民的记忆中，他作为一名
老党员的嘉言懿行和高风亮节，将永远留存
在人们心中。葬仪现场，贴着多副悼念老人
的挽联，其中，村红色文化调研组成员书写
赠送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忆往昔，峥嵘
岁月出英烈；承遗志，和平年代当模范”“传
承优良家风，教育子孙，立德立人；牢记入
党誓词，省察自己，为民为公”……

裴社村几位老党员、老干部倡议发起、
积极参与、持续进行的村红色文化挖掘调研
工作，引起广大村民热情关注。调研组成员
周 围 ， 聚 集 了 不 少 村 民 ， 大 家 你 一 言 我 一
语，争相询问了解裴社村革命烈士事迹和红
色史实文物挖掘、收集的进展情况，纷纷表
示，这是一项振奋人心、教育后代的正能量
工作，一定给予全力支持。其中，一位村民
当即回家，拿来了他本家伯父的生平简历材
料。他本家伯父是 1938 年离村参加八路军的

军 队 老 干 部 ， 30 年 前 在 外 省 逝
世。新材料澄清了先前关于这位
老干部所任军职的误传。另一位
村民的父亲解放前任裴社村首任
民兵队队长，参加过县独立营东山
转移行动，与战友侦察敌情时同敌
人发生战斗，光荣负了伤。这位村
民也当即将父亲在世时写的个人
革命经历材料从家中找出。还有
一位老年村民，带着调研组成员到
他家里，细看了他保存的战争年代
裴社石匠打凿的一颗石雷半成品。

短短半天时间，裴社村的红
色文化挖掘工作竟有了这么多新
收获，这让调研组成员很是意外。

下 午 ， 送 别 王 玉 喜 老 人 后 ，
调研组成员临时开了个短会，就
申请筹建裴社村烈士纪念碑有关
事项，进行了协商。大家无不感
慨：时光匆匆，岁月催人，要尽
快把这件善事做成做好，给村民
创建一处缅怀先烈、接受革命英
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基
地。

好在几年来坚持不懈的辛勤
工 作 ， 用 汗 水 和 心 血 换 来 的 成
绩，又让调研组每个成员都略感
欣慰……

1936 年 红 军 东 征 ， 播 撒 了 火
种，让裴社村村民知道了在黄河
彼岸的陕北，有一个为穷苦百姓
谋幸福的共产党，有一支为穷苦
百姓打江山的工农红军。红色种

子开始在裴社村村民心中悄悄萌芽，大家盼
望共产党和红军队伍再回河东，对陕北革命
圣地的向往，对一种革命新思想的信仰，成
了裴社村村民心中日益浓烈的惦念。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裴社
村村民义无反顾，紧跟共产党干革命，前仆
后继，英勇奋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村
先后有 11 位村民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
血，光荣牺牲。

裴社村革命烈士事迹和红色史实文物调
研、收集、整理工作，起始于 2013 年，迄今已历
8 年，成绩斐然。今年，适逢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裴社村红色文化挖掘传承调研
组”成员及县新闻中心记者，根据收集到的丰
富的裴社村红色革命史料，先后创作编写出

《红军东征播火种，裴社抗日出英雄》《怀念二
爸》《为捍卫农民群众利益而献身》《让烈士精
神代代传承》《裴社：一个有 11 位革命烈士的
红色村庄》《刘胡兰式的女英雄——白小女》

《我心中的爷爷——烈士王宝山》《赞石雷大
王》《发生在裴社村的真实故事》等多篇文章和
诗歌，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她赖以发展壮大、繁
荣富强、振兴腾飞的民族精神；一个村庄，亦应
有鼓舞人心、清洁心灵、教化思想的村魂。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
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

憎恨邪恶，热爱正义，不怕牺牲，坚强
不屈，舍己为公，爱国奉献，就是我们裴社
村的村魂！

红
色
文
化
铸
村
魂

■
王
凯
平

这几年，我丢弃了不少闲情雅致，唯有旅
行、运动和读书始终放不下。

一盏茶，一本书，一段悠闲的旅行时光，是
我的最爱。

（一）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

每年一开春，我总要呼朋引伴，去周边的
山上赏玩一番。山，可能不全是名山，普通山却
也别有情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家乡的孤山，我每年都会抽个时间去游
玩一番。山间，草木葳蕤，鸟鸣悦耳，景色旖旎，
空气清新。每每登临其上，开阔的是眼界，增长
的是知识，愉悦的是心情。

外出旅游之前，我都会在网上将所游景点
查找出来，详细浏览，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游
玩景点，就不至于茫然。

“乐山乐水得静趣，一丘一壑自风流。”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都能享受到自然静趣；隐栖
于丘壑之中实是自在风流。

我乐游山，更喜有水。有山有水，方能觉出
山的情趣、山的风流。

这些年来，我差不多游遍了周围县市有山
的景点，甚而邻省如河南、陕西的山山水水，也
多已游玩过了。

每一次远游，都让我开心快乐；每一次远
游，都会留下深深的记忆；每一次远游，都会丰
富我的人生经历。

（二）运动增强体质，运动磨炼意志

我曾经爱好很多体育活动，诸如武术、打
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踢毽子。如今，我喜
欢上健步走、骑车、打太极了。

有时，与友人一道骑行，说说笑笑，驱散孤
独；有时，独自一人骑行，音乐为伴，亦不寂寞。

春天骑行在路上，春的清新气息扑面而
来；夏天骑行在路上，夏的火热气息扑面而来；
秋天骑行在路上，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冬天
骑行在路上，凛冽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路骑行，风景应时而变，心情应时而生。
早起，或者傍晚，一人在家练练太极、舞舞

太极剑，感受太极舒缓节奏带来的乐趣；八段
锦、五禽戏则让人在静气凝神中，一吸一呼，益
寿开悟，强身健体。

“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

（三）读书之乐，在坚持中感受

读书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种令人享受
的生活方式。

多一份阅读，多一个好习惯，少一点人生
迷茫！

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
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
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
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
活和文字中。”

我喜欢读书，由来已久，初中时便喜欢上
了阅读，那时读的书都是借来的。“书非借不能
读”，因为书是借来的，所以读起来很投入很痴
迷，直到现在仍然怀念那段读书时光。

上师范后，我的阅读才算正规了些。学校
的阅览室和图书室藏书甚多，看着那一架架的
书，我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天下
午活动时间，我基本上是在阅览室度过的，《读
者文摘》《青年文摘》《小说林》等深深吸引着
我。

“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一样。”那时，读书的情形大抵真的如此哟！

参加工作以后，所读的书籍，大多是自己
掏钱买回来的。我坚持买了《读者》和《小小说
选刊》三十年。时至今日，《读者》《小小说选刊》
被岁月剥蚀得泛红，我却依然当宝贝似的保存
着，时不时翻阅着它们，如同与一位旧友相处。

雪莱说，我们读书越多，就越发现我们是
无知的。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具备了丰富的知识，
才能胜任日新月异的现代教学工作。我每天都
会抽出一些时间读书，以不断充实新鲜的“血
液”。

读书之余，我会写写文字，感受写作的辛
苦，当然更为了体会文字变成铅字的快乐。“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每年我都会在全国各地报
刊发表一些文学作品，用自己的成功鼓励我周
围的人多读书、勤写作，当然，我更希望我的学
生们受我的感染，爱上读书。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旅行，开阔我的视
野；锻炼，增强我的体魄；读书，滋润我的情操；
写作，丰润我的灵魂。

旅行·运动·读书
■薛国英

粮 食 列 传粮 食 列 传 （（一一））
■李耀刚


